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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六围棋风云
邓开豪

海、洪东升等。晚餐前后、熄灯前，

大家都要抓紧时间下一两盘过瘾。

虽然我们都是超级菜鸟，但都勤

学好问，好为人师。

我从小下中国象棋，水平不

错。开始时打算不学围棋，而专

心下好象棋。大一第二学期的一

个晚上，我串门时看到朱卫东独

自打棋谱，便冒出和他下一盘的

念头，卫东欣然同意。我当然一

败涂地，但重要的是，我从此迷

上围棋。

不久后，我有机会向张碧涌

请教一盘，那盘棋双方下成对角

星布局，输棋后的我虔诚地请他

指点。碧涌很内行地对我说下成

对角星不好，因为对方一挂角，

我角上一子便被三面夹攻，很被

动。解说当中，碧涌双臂弯曲平举，

两掌做出卡脖子动作，非常形象。

我当时受益匪浅。

大一我们班参加机械系围棋

团体赛，刚会走子的张新居然遇

到 更 菜 的 菜 鸟， 胜 下 五 盘 中 唯

一一盘。随后成立的焊六棋牌协

会把张新封为焊六围棋棋圣。

三英艺渐工

焊六班入学时只有朱卫东会

下围棋，大约也只是入门的水平。

所以，焊六棋迷没人指点，进步

缓慢。一段时间后，热恋期一过，

激情消退，很多同学便不再下棋，

只剩下卫东、叶军和我仍然驰骋

焊六手谈风，三英艺渐工。

擂台轻取帅，团赛憾折锋。邪派

获连胜，金刚称首雄。校杯终力捧，

一世友情浓。

焊六手谈风

1986 年至 1991 年，我就读于

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焊接专业，

所在班级按清华习惯称为“焊六

班”。

86 级进校时，聂卫平先生在

中日围棋擂台赛中横扫日本众多

超一流棋手，中国因此掀起了一

股很强的围棋热。清华园里到处

是学下围棋的男生。若某个班有

一名同学水平较高的话，就很容

易带动本班更多的同学下围棋。

焊六班当然也不例外，开始

时有十多个男同学下围棋。我现

在记得的，有张新、朱卫东、叶军、

张碧涌、纪建民、田文琨、何之

1986 年考入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现就

职于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教授、高

级工程师。曾任广西焊接学会副理事长、

南宁市焊接协会秘书长。古诗词和围棋

爱好者。

邓开豪

聂棋圣金刚一掌大败日本超一流棋手（1986 级精密仪器系校友唐前锋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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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坛。

论焊六班围棋水平，朱卫东

第一毫无争议，接着便是叶军和

我，再往下的就和我们仨有较大

差距了。卫东和叶军经常看些棋

书，下完后也习惯复盘，因而棋

风中规中矩。这两人喜欢“长考”，

曾经有一盘棋居然下了七个小时。

我很少看棋书，下棋全不讲

究棋理，总是胡搅蛮缠，不过，

胜率也不低。当时我仿武侠

小说的模式，自称“邪派高

手”，把卫东和叶军称为“正

派高手”。按照武侠小说的

说法，邪派高手一开始时武

功长得快，但越往后，进展

越慢。正派武功虽然开始时

进展不快，但因为根基正，

越往后进步越快。这武功理

论与我们班三位棋友的棋力

进展很吻合。

擂台轻取帅

当时机械系六字班有四个专

业、五个班，其中铸六班的水平

不错。其领军人物是边庆月，据

说入学时水平就很不错，当然是

相对于当时我们这些菜鸟而言。

在 他 的 带 动 下， 铸 六 班 有 不 少

男同学学会下围棋，进步较快。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老边都毫不

客气地把铸六班下围棋的这些兄

弟称为他的徒子徒孙。

记不起是谁牵头，焊六班铸

六班举行了一场围棋擂台赛。老边

就像中日围棋擂台赛未开赛时的日

本一样，理所当然认为这是“一边

倒”的比赛，甚至都不用他出场。

那场擂台赛我毫无建树，但

叶军出场，就把对方棋手全部“干

掉”。不错，包括“不可一世”

的老边！

老边认为自己当时是因为轻

械系棋坛中闪亮登场。据说丁弘

中学时就拿到业余 1 段的证书，

在那个年代特别厉害。和铸六班

相似，焊七二班的棋手都是丁弘

带出来的，棋力不低，虽然不能

跟机械系的顶尖高手抗衡，但和

一般棋友交锋，就比较有把握了。

焊六班三位高手平时肯定跟

丁弘交过手，但成绩已记不起来

了。大三后，平时基本上就

我和丁弘走得近，晚上有空，

我都会到焊七二班宿舍，和

除丁弘外的一帮师弟们手谈。

由于我的棋力略胜一筹，基

本上都是我胜，而且即使我

以两个“三三布阵”，到后

来往往都能走成“大模样”。

大三时，机械系围棋五

人制团体赛又要开始了。当

时焊六班仅有的三位棋手在

机械系也都算得上是高手了，

基本上都能取胜。所以尽管

另外两盘棋是铁输的，我们还是

一路过关斩将。

要对阵焊七二班了。按我的

想法，焊六班三大高手水平排序

是卫东、叶军和我，我认为卫东

略胜丁弘一筹，叶军水平和丁弘

相当，我则略输丁弘一筹。所以，

若我班另两位低手或卫东对上丁

弘，则胜定；若是叶军对上丁弘，

则五五波；若我对上丁弘，则输

面较大。

丁弘的看法不一样，他认为

我的水平比叶军略好，而且我的

焊六班朱卫东在大学时期的一次打谱

敌而输的。也许是吧，我现在都

清楚记得老边和叶军比赛时，戴

着耳机听音乐，不时催促叶军下

快一点（比赛没时间限制），轮

到他下时，基本上都是毫不思索

马上落子。赛后老边直接找卫东

练，但还是输了。

可以说，这场擂台赛奠定了焊

六班在机械系六字班第一的地位。

团赛憾折锋

大二时，焊七二班丁弘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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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派下法，让他这个正统棋手感

到头痛，所以，他觉得只有他对

上叶军，焊七二班才有取胜把握。

可以看出，这一战排兵布阵

很重要。

结果真的是丁弘对上叶军，

结果也真的是丁弘胜了，焊七二

便以三比二胜出焊六班。

邪派获连胜

大四时的一天晚上，有一位

哥儿们到我宿舍找到我，自我介

绍是压八班的，叫谷春光，是丁

弘叫他找我的。丁弘想搞一场机

械系大一大二大三对大四大五的

围棋擂台赛，分别由谷春光和我

组织本队队员。我当然很愿意。

在和谷春光闲聊中，得知八字班

有几位围棋下得不错，除谷春光

外，还有焊八班的王宇琪、铸八

班的程威。

其实当时我也不知道大五的

五字班有哪些高手，丁弘比我知道

的多一些，向我介绍了五字班的

两位棋手，其中一个是压五班的

詹辉，另一人现在记不起名字了。

擂台赛每队七人，我毫不犹

豫地把朱卫东放在擂主位置，接

着应该是老边、叶军，祝立新（铸

六）等。当时我一点儿都不觉得

自己算是高手，所以初步上场的

名单中没有我。丁弘看到我队名

单后说，“你这么高水平怎么不

上场？”我便很开心：居然被顶

尖高手丁弘认为是高手。于是我

把自己排到第二位出场。

高年级队先锋詹辉取得四连

胜。低年级队铸八班的程威上场，

止住了詹辉的连胜势头，接着再

胜一场。

话说这个程威，也是个毫不

讲棋理的人，换句话说，是个比

我还要邪的邪派高手。不知是两

邪相遇邪者胜，还是我的运气好

些，接着上场的我完胜了程威。

低年级队只剩下副帅王宇琪

和主帅丁弘了。我相信他俩内心

很从容自信，因为两人的棋力都

很强，我之前已了解到王宇琪的

杀力很强。

即使是当时，我和王宇琪的

棋力也还是有明显差距的，宇琪

的杀力特别强，堪称“大力金刚”。

但擂台赛的特点就是偶然性特别

大，那盘棋，我一直落后，快到

收官时才抓住一个机会吃掉对方

几子，侥幸胜下该局。

我连胜两大高手，心情是很

愉快的，这时我才有点相信自己

也许也能算是机械系的高手了。

对阵丁弘前，我到已分到材

料工程系的金六班何勇宿舍打桥

牌。我当明手时，随手翻何勇买

的一本《围棋新手与怪招》，正

好看到其中一式——“村正妖刀”

变招。和丁弘对阵，我执黑，祭

出刚学会的“村正妖刀”变招，

丁弘没见过，当然很难在短时间

内完全应对正确。作为正派高手，

他以自认为最稳妥的招数应对，

结果这正是那本书上强调要注意

避免的最差应对招数（沮丧的是，

今天横空出世的 AI 认为这个应对

也是两分定式）。我马上取得较

大优势，内心狂喜，觉得自己有

望结束擂台赛，成为英雄。

不知是我的棋力本来就比丁

弘差些，还是我不再有的平静心

影响了对局，丁弘一点点把局势

扳回来，最终胜了我。

丁弘获胜后，在班级黑板上

写下“7/8/9 联队一息尚存”。可

以想象，他内心还是对“一杆清零”

很有信心的。

当然，无论丁弘当时是否有

信心像聂卫平那样连胜，高年级队

还有朱卫东、边庆月、叶军三大

高手，我是不会担心最后结局的。

实际上接着上场的铸六班祝

立新，在中局仍落后时，抓住丁

弘一招错着，扳回局势，胜了丁弘。

机械系唯一一次惊心动魄的擂台

赛落下帷幕。

需要说明一下的是，擂台赛

中读秒时，是两个棋手各有一名

同学在一旁用秒表进行的。于我，

每次读秒时间快到时，脑子里会

暂时“断电”。几十年来，我很

少参加比赛，到读秒阶段更少。

所以，那种“断电”情形至今仍

记忆深刻。

丁弘认真分析了低年级队早

早输掉比赛的原因，其中一点归

结于我早早出战，胜掉他前面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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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主力队员。

那次擂台赛的最主要特点，

就是高手们都会自认为有能力“一

杆清零”，也都很想在第一届擂

台赛中出彩。真所谓“文无第一，

棋无第二”。只有我有些例外，

当时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可以算是

机械系高手，总以下手心态下棋，

所以胜了狂喜，输了无所谓。加

上棋路邪，所以胜率反而不低。

再说些题外话，几十年来，

大家下棋盘数很多，记忆深刻的

只有两类：胜了水平比自己高的；

输给水平比自己低的。两位棋友

一同回忆多年以前的比赛，记忆

便会打架。我不禁想到平行宇宙

理论，每个人的记忆都是一个宇

宙，同一盘棋，不同棋友的胜负

结局可以不一样。

金刚称首雄

这次擂台赛后，六、七、八

字班这些棋友的关系就熟起来，

互相之间平时也会有切磋，互不

服气是很正常的事。于是，我们

便酝酿举行一次个人赛，正式决

出高低。

我负责组织比赛。参赛的人

不多，我记得是采用单循环赛制

的，至少几个“顶尖”高手是互

相对阵过。

赛前我个人是最看好朱卫东

的。实际中赛程过半后，王宇琪

祭出大力金刚掌，已把朱卫东、

丁弘、边庆月、谷春光等一一拍

翻在地，稍有可能止住他夺冠的，

似乎只有我了。

对阵王宇琪，我执黑先行，

布下“变相中国流”。宇琪没见

过这布局，以为我又是什么邪派

下法呢。布局后我获得较大优势，

心中又开始狂喜，以为自己是他

的天然克星。实际上宇琪的杀力

真的特别强，棋力也强于我。中

局阶段对杀时，我一条“大龙”

愤死，输掉比赛。最后，王宇琪

以全胜的战绩获得机械系首届围

棋个人赛冠军。我最后一轮和之

前对我未有胜绩的焊七二班赵小

兵争亚军。邪派的特点就是水平

波动特别大，我在很大优势的情

形下再输掉此局。

我当时习惯写赛事评论和新

闻，记在一个笔记本中，工作后

这个笔记本在数次搬家中丢失。

不过，我记得稿件中有一篇题目

为《改邪归正，开豪布局获优势   

转危为安，宇琪中盘杀大龙》，

就是描述我和宇琪这局棋的。另

一稿件题目是《一骑绝尘，冠军

人选已定；数雄并立，亚军座次

未明》。

校杯终力捧

大五时，清华大学举办围棋

比赛，以系为单位组队，既决出

团体名次，也决出个人名次。每

队队员三人，队员得分累加，作

为团体最终成绩。每系可派两队

参赛。

机械系派出两队参赛。一队

成员有王宇琪、朱卫东、谷春光，

二队队员只记得有丁弘和我。

印象中全校所有参赛队员中，

有两个水平明显比其他人高，其

中一个瘦瘦的，戴眼镜，下得很稳。

我这个邪派碰到他时，没一会儿

就稀里哗啦败下阵来。

唐前锋专门为本文创作的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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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深刻的另一盘，是我对

阵一位姚姓棋友。脸圆乎乎的他，

每下一步棋都把棋盘拍得清脆响，

很有些武侠小说中的高手能将音

乐融入武功的味道。对方执黑布

下“三连星”，我中规中矩地挂

角点角后，便在其中间星位下面

托一手，使出我两大邪派绝招之

一的“拉条线出来”（其实就是

单纯逃孤）招数（另一招为“假

装不活”）。我成功地将孤棋引

出来，再一看，对方一条“大龙”

居然被我反包围，眼位不足。我

当然不会错过“杀大龙”的机会，

全力追杀对方。姚兄一看“大龙”

做眼不行，只能尽最后努力，甚

至想把我“挂角点三三且又二路

扳粘”的那块棋杀掉，这当然只

能是徒劳的。终局后，姚兄指着

愤死的“大龙”，恨恨地说若当

时注意补活此棋，便能胜下此局。

我猜测姚兄开战时应该是期望满

满，想取得极好成绩的。印象中，

姚兄最后获得个人第六名。

最后一轮，我居然对阵朱卫

东。两人谁能胜下此局，便可稳

获个人前六。但若卫东胜下此局，

机械一队能获得团体冠军。我当

然没有把握胜卫东，他也没有把

握绝对能胜我。

实际上到收官阶段，我获得

较大优势。我心里很矛盾，当然

想拿个清华围棋个人前六名的成

绩，到处炫耀，但也希望机械系

能拿到团体冠军。不过邪派就是

邪派，我的大脑在精神恍惚中瞬

间“断电”，居然在自己“大龙”

中自填一子，导致“大龙”愤死。

当时卫东以及在一旁观看的机械

系领队都认为我是顾大局故意这

样下的。事后机械系学生会体育

部负责人还说会考虑给我特别奖

励呢。当时我一律不解释，虚领

此情。现在老了，该说实情了。

我印象中宇琪获得第三名。

所以，他便有资格作为“京华杯”

清华北大围棋（象棋桥牌）对抗

赛选手。宇琪因此在赛前强化训

练时得到更高的高手指点，之后

棋力比我们更强了。

我入学时金属材料专业是在

机械系的，金六班的何勇水平和

我差不多，也很投缘。我们经常

对弈，还以师兄弟相称，我为师

兄。何勇也是机械系有数的高手，

只是大三时离开机械系了，八字

班以后的棋手无缘识荆。

大五时，我和朱卫东、叶军

组成班队，与北京化工学院研究

生围棋队友谊对抗。北化海报有

意无意拔高两级，称我们为“清

华围棋队”。结果我队两轮六战

全胜。

洪东升去华南理工大学读研

究生，另一清华校友曾向他人介

绍，说老洪是清华棋牌协会会长，

同样有意无意拔高两级。

一世友情浓

机械系这些围棋棋友的友谊

延续至今。

我们毕业时，中国经济水平

并不高，甚至还没有个人电话，

所以我们分别时只能留地址和当

时的工作单位。几经换单位后，

便不易再联系上。

焊七二班丁弘参加第三届“校友京华杯”

围棋友谊赛

金六班何勇（左）与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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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我被公司派到北京

工作，得以和从一汽考到北京工

业大学读研的朱卫东重新联系上。

周末我常常去北工大找卫东，卫

东也会到我的住处找我下围棋。

1995 年我被公司派到上海几个月，

回来后马上搬家，不能联系上卫

东。我想周末也许他会去中国棋

院的棋社下围棋，便到那里看看，

果然碰到卫东。1999 年初我准备

回南宁，临走前找卫东最后下一

次棋。

正 是 1995 年 公 司 派 我 去 上

海工作那次，我根据毕业时丁弘

留给我的地址去找他。那里正在

拆迁，我没找到情同兄弟的丁弘。

大约 2008 年，我通过丁弘同班

同学王可昌，要到丁弘的联系方

式， 重 新 联 系 上 他。2009 年，

我到上海出差，见到分别快 20

年的丁弘，下了 5 盘围棋，我全

输，我的棋力已和他有较大差距。

2010 年，单位组织员工去观看上

海世博会，我再次找到丁弘。令

我开心的是，宇琪和谷春光也在

上海，4 人在丁弘家里下了一天

半围棋。丁弘和宇琪的棋力比我

和谷春光明显要好。

大约是七八年前的一天，丁

弘打电话给我，他正和宇琪在一

起，两人为当时谁是机械系第一

高手争个不休，都记得自己是第

一高手。争执不下，便让我裁判。

2005 年底，一个陌生电话打

来，对方小心地问我是不是邓开

豪，随后很开心地说他是何勇。

压六班留校工作的朱恒源去重庆

出差时找了何勇，何勇问他是否

知道我的联系方式。朱恒源通过

焊六班留校工作的王志华要到我

的电话。随后我和何勇在网上下

了两盘棋，一胜一负。这是毕业

后我和师弟棋力最相近的一次，

此后，我的围棋水平和师弟相差

越来越大，基本不能获胜了。后

来我才知道，何勇为了找我，试

了很多方法，甚至在联众围棋网

上用“寻找清华邓开豪”的网名，

指望着即使我没看到，我的棋友

看到后转告我也行。

2006 年，我和两位领导去重

庆出差，何勇带着司机和围棋，

在我房间旁边也开了一间房。他

白天陪我们到处走，晚上或白天

的空隙，便抓紧时间和我下棋。

2011 年清华百年校庆，也是

六字班毕业二十年大庆。我和何

勇都回去了，会同在北京工作的

朱卫东，一起去我班赵振兴家里

下棋。我们三人，论棋力卫东最

强，但和何勇差距很小。振兴的

儿子也下围棋，且很正规地学过，

那年还是个中学生，水平已和我

不相上下。

2021 年 110 周年校庆前夕，

通过微信这种方便的联系方式，

清华老六建了“八六级校友围棋

群”。只是，焊六班的朱卫东几

年前已兴趣它移，不再下棋，远

在加拿大的叶军说已下不动围棋

了。铸六班边庆月不下围棋的时

间更长。不过，毕业后一直下棋

的铸六班王修勋的棋艺进步神速，

我们在网上下过多盘，开始时我

还能和他打个平手，后来胜率就

渐渐降下来，不得不承认他的水

平比我略好。2022 年春节前，围

棋老六搞了网上比赛，共八人参

加，最后何勇全胜夺得冠军。

跨度几十年的棋缘，使得棋

友们的心永远焊在一起。我们毫

不怀疑，棋友间的友情，就像我

们对围棋的热情一样，永不消

退！

浣溪沙

中日擂台聂勇神，神州古艺

焕新春，清华喷涌手谈人。 邪派

奇招诚有效，正宗功力更无伦。

棋缘一世友情深。

铸六班王修勋（左）与韩国棋手李昌镐

合影




